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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：每年十月諾貝爾化學獎揭曉，往往因研究前沿、媒體轉譯失真及升學壓力，成為

教學現場難以接住的機會。過去台灣科學新聞常仰賴外媒二修轉譯，易產生訊息流失的

「雙重媒體災難」，且報導重心常偏向社會標籤而非教育意義，增加教學引用的門檻。然

而，2017 年台灣科技媒體中心（SMC）成立，並於 2021 年起推動即時線上記者會，成為

轉折點。透過系統性匯集本地學者觀點，報導的消息來源從國際機構轉向國內科研社群，

降低了對外媒的依賴，並建立「在地校正機制」。研究分析 2015 至 2024 年間 122 篇報

導發現，SMC 的介入顯著提升了研究意義的解釋深度，並統一專有名詞翻譯。這種在地

化的詮釋不僅讓科學知識更貼近台灣學生的學習脈絡，也讓「科學家」角色更具體。教育

者可將此類具本地觀點的報導視為教學資源，引導學生辨識研究意義，讓諾貝爾獎不再

只是「外國人的事」，而是能啟發思考、連結既有化學知識的時事契機。 

◼ 前言 

    每年十月，當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名單公布的消息傳進教室，作為化學教育者可能也有過

這樣的經驗：一個學生抬起頭問，「老師，這個跟我們學的有關係嗎？」即便我們知道生活中

無處不化學，一時也不清楚該從哪裡說起。幾天後，話題隨著媒體熱度退去，課程繼續往前

走，一個可以認識前沿研究的機會，就這樣錯過了。 

    於是，諾貝爾化學獎似乎是一個「應該很重要、但就是很難接住」的教學機會。然而諾

貝爾獎研究往往站在科學前沿，與高中課綱的距離遙遠；媒體報導往往是最直接的中文素材，

卻品質參差不齊，教育現場即便想使用，也不確定哪些內容值得信賴；加上考試導向的課堂

壓力，讓延伸討論顯得像是一種奢侈。 

    本文想要嘗試討論的，則是該如何讓「接住」有可能。從媒體報導的角度來分析，討論

報導可以成為怎樣的教材補充資源嗎？而近年來台灣本地科學傳播生態的變化，又如何讓這

件事變得更有可能？ 

◼ 新聞與教材的距離：雙重媒體災難 

    在討論媒體報導能否進入課堂之前，我們需要先理解一則諾貝爾化學獎新聞，是怎麼來

到讀者眼前的。 

以在地化元素拉近諾貝爾化學獎與化學課的距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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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台灣科學新聞的資訊來源常仰賴英文資料，特別是像是英國《每日郵報》，這樣通俗又受

歡迎的媒體。這些媒體往往已經將艱澀的科學語言轉換成日常語言；然後台灣的記者再進一

步，將這些英文內容轉換成台灣讀者熟悉的語境，才能產製出中文新聞。換言之，依賴英文

媒體的台灣科學新聞，在整個產製的過程裡多數經歷到兩層媒體語言的轉譯，第一層是由英

文媒體將英文科學語言轉為英文日常語言，第二層由台灣媒體來執行，將英文媒體語言轉為

中文新聞語言。於是，為了讓科學成果更能為台灣讀者所理解所進行的種種轉譯；每一次轉

譯都是一次潛在的訊息流失或變形。Huang（2014）視這個產製過程稱為「雙重媒體災難」。 

    從記者對於科學新聞的認知角度來看，記者認為新聞最重要的功能是「告知社會大眾重

要的資訊」，相比之下「激發大眾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」就沒有這麼重要（陳憶寧，2011，p.162）；

而即便記者們認為「媒體上的科學新聞對公眾很重要」，但是他們也傾向認為，實務上「許多

複雜的科學研究結果被記者過度簡化」（陳憶寧，2011，p.164）。 

    對於希望讓課堂可以接到時事的第一線教育工作者來說，這個過程有一個很實際的影響：

新聞報導是「時事」的重要材料，但是「教育」不是報導的主要目的；而經歷過雙重轉譯的

報導，除非拿出原文比對，不然我們很難知道它在哪裡被簡化。原始的科學成果可能很紮實，

但報導標題寫的可能是諸如「台灣女婿」，以吸引眼球的社會標籤走到前台。 

◼ 台灣科技媒體中心的介入：系統性的在地化 

    台灣的科學傳播生態，在 2017 年有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轉折。台灣科技媒體中心（Science 

Media Center Taiwan）（台灣科技媒體中心，2026）在這一年成立，核心目標是透過搭建科學

家與記者之間的橋梁，讓媒體在報導科學議題時，能夠更方便地取得本地專家的觀點與詮釋。

科技媒體中心希望以提供高品質科學資訊給記者的方式，增加整體台灣科學新聞的廣度與深

度。自 2021 年起，科技媒體中心開始在諾貝爾化學獎公布的第一時間，籌辦線上記者會，邀

請國內相關領域的學者即時解說，並且發布會後新聞稿。 

    為了觀察科技媒體中心的加入，所帶來的具體影響，我們分析了《中央社》、《自由時報》、

《聯合報》及《關鍵評論網》自 2015 至 2024 年間，共 122 篇關於諾貝爾化學獎的報導內

容。結果顯示，整體而言「研究內容與意義」一直是報導的基調；而「與台灣的連結」，則是

台灣媒體長期以來重要的切入角度，舉凡得獎者曾來台演講、與台灣學者的私交、指導過台

灣學生，或是曾獲頒唐獎等，都是常見的報導切入點。 

    在 2021 年前後，這些在地連結的產製方式有了根本的不同。在此之前，這些切入點的出

現主要依賴個別記者自行尋訪國內學者，因此報導的深度與廣度，高度取決於記者個人的知

識背景與人脈網絡。2021 年之後，科技媒體中心的線上記者會一次性匯集多位學者的觀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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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性的提供報導內容素材，不再讓報導品質受限於個別記者本身的資源。 

    消息來源的結構也隨之改變。過去報導的消息來源多仰賴諾貝爾獎委員會、BBC 或日本

媒體等國際機構；介入後，中央研究院的出現頻率明顯增加，台灣相關領域學者的引述也大

幅增加。這意味著，在新聞寫作的過程裡，台灣媒體可以降低對外文媒體的依賴，直接從台

灣的語境裡來理解研究；更重要的是，台灣讀者現在更容易在報導中看見本地的科學社群如

何看待這些前沿研究，而不只是來轉譯自他國媒體。 

◼ 讓在地化報導成為教學資源 

    單就報導文章內容，我們的長期分析指出，研究內容與意義一直是諾貝爾化學獎報導的

主軸。科技媒體中心的參與，例如邀請專家，舉辦線上記者會、主動翻譯諾貝爾獎的官方新

聞稿、或是發布會後新聞稿、替專有名詞保持一致的翻譯等，由專家直接說明諾貝爾獎的研

究意義，降低「雙重媒體災難」的風險。這些都讓台灣媒體的報導內容帶來整體的正面影響，

不再讓這類新聞僅依賴記者的個人資源。 

    在地學者的說明，為科學新聞產製的過程增加了在地校正機制。除此之外，本地學者的

詮釋往往比國際媒體的翻譯更貼近台灣學生的學習脈絡。當一位在台灣任教的化學學者說明

「這個研究跟我們過去理解的哪裡不一樣」，這樣的語境對學生來說遠比編譯自 BBC 的段落

更容易理解，也更容易引發對話。本地學者的出現讓「科學家」這個角色變得更具體。當學

生看到任職於台灣學術機構中的研究者出現在報導中，評論一個剛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，科

學研究就不再只是「外國人在做的事」，而是一個學生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也能接觸、甚至未

來參與的場域。 

    這也連帶點出，與其用高標準的方式，期待媒體報導作為知識權威來源；不如將媒體報

導視為一個「科學解釋的示範」；在精確與易懂之間取得平衡，也是化學教學每天面對的挑戰。

帶學生閱讀並討論一篇報導，從報導的字裡行間中，辨識出研究問題、意義和突破，甚至是

找出研究限制，就是對於研究精神實踐的觀察。 

    我們希望每年十月的諾貝爾化學獎，不必再是一個「接不住的機會」。台灣科學傳播生態

的改變，讓我們現在有機會找到更貼近本地脈絡、更有助於課堂對話的報導資源。對第一線

的教育工作者來說，或許最值得嘗試的，是在獎項公布後找到一兩篇有本地學者詮釋的報導、

搭配科技媒體中心提供的會後新聞稿，不僅可以用來「教這個研究是什麼」，也可以用來問學

生：「這個研究，跟你已經知道的化學，有哪些新的思考與意義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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